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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记忆竟是难平的忧伤？

◆史春波

渔船入港了。当潮水退下，就露
出一大片滩涂，跳 跳 鱼 在 上 面 欢 快
地 觅 食 ，它 们 连 爬 带 跳 游 向 海 水 ；
而 一 队 队 的 红 蟹 张 着 大 螯，吐出一
个个水泡……

这 是 陈 建 林记忆中的松门礁山
港。但在短短10多年之后，当他重新返
回故乡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时，发现曾
经鲜活的礁 山港变成了死港：随处可
见的垃圾、淤泥以及周围大小林立的船
厂、作坊，到处都散发着腥臭。

礁山港命运的改变，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东海涂围垦，当时浙江省沿
海各地都兴起了围垦滩涂的高潮。向
大海要土地，是当时许多地方政府提

出的口号。
再之后的几十年，随着工业无序发

展，尤其是污染严重的造船业成为这个
沿海小镇的主要支柱产业后，礁山港便
彻底沦陷。

在许多人的呼吁下，温岭市政府开
始 进 行 大 修 复 ，但 付 出 的 代 价 显 然 巨
大。2013 年，温岭市政府投入近 3000 万
元，用于疏浚淤积的污泥和垃圾，随后又
开展了查处违法排污行为、进行水体置
换等“十大”专项整治行动。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三五年。”温岭
市当地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这样表示。到
时候，人们能看到一个重新恢复活力的
天然渔港吗？

曾经的礁山港海水清澈见底，但当陈建林回来时，发
现港口的水发黑发臭，映入眼帘的则是淤泥、垃圾和死鱼

水产丰富的渔港变成一潭死水

两个月前，当陈建林穿着一件风
衣出现在松门镇礁山港的时候，他不
得不捂住鼻子，因为港口散发出的腥
臭让人难以忍受。他怎么也想不到，
曾经的故乡变成了这副模样。

对于家乡，50 岁的陈建林多年来
一直沉浸在小时候的美好回忆里，他
经常向外地朋友描述家乡独特的海
景。那时，礁山港有一个国营冷冻厂，
陈建林的父亲就在这里上班，他经常
来到这里，看渔船、抓鱼蟹。

位于 浙 江 省 温 岭 市 松 门 镇 的 礁
山 港 是 国 家 二 级 群 众 性 渔 港 ，三 面
环 山 ，东 面 直 通 东 海 ，港 区 面 积 有
600 万平方米，能停泊近千条渔船，港
口拥有 500 吨级的码头，年吞吐量达
100万吨。

一直以来，礁山港是温岭市天然
的避风良港和主要海运通道，也是温
岭市重要的渔需物资补给和水产品装
卸交易基地。

陈建林告诉记者，在上世纪 70 年
代，渔港内的海水清澈见底，黄鱼、鲈
鱼等鱼种数量繁多，渔民们并不需要
出远海就可以满载而归。

“滩涂上有跳跳鱼、有红蟹，就连
与码头相连的桥桩下也长满了牡蛎。”
陈建林回忆说，他高中毕业后就来顶
了父亲的班，在冷冻厂工作，与港口朝
夕相处。

那段时间，陈建林还学会了开船，
他经常驾船从港口出海，回来时住在
小宿舍里，用清水煮一锅海鲜，那是最

好的美味。
靠海吃海，生活在松门镇的很多人

都是渔民。在港口潮水退后，他们就带
着特制的工具，到浅海滩涂上“讨小海”，
捕捉鱼虾、蛤蜊之类的海鲜。对于渔民
们来说，这是渔村代代流传下来的生活
方式。

陈建林有着到浅海滩涂上“讨小海”
的亲身经历。等退潮时间一到，在一声

“收网喽”的吆喝声中，数十个“讨小海”
的年轻人背着大篓，挽起裤子、捋起袖子
趟着海路，左右开弓，不一会儿，鱼蟹便
装满了大篓。陈建林跟在后面，也能收
获不少小鱼小虾。

后来，陈建林辞职离开了家乡，去北
京做生意，偶尔回来也住在温岭市区。
这次，他在网上看到了礁山港被严重污
染的消息后，觉得很震惊。曾经的渔港
真变成这样了吗？当他再回到礁山港
时，发现渔港确实面目全非，美好的记忆
已被垃圾破坏了。

站在港口，陈建林发现港口的水发
黑发臭，映入眼帘的，是满眼的淤泥、垃
圾和死鱼。“港口已经不像港口，像条狭
窄 的 河 。 再 过 几 年 ，怕 是 连 河 也 没 有
了。”陈建林不禁有这样的担忧。

塘礁村码头是礁山港的另一个码
头，这里是内海流向外海的必经之处。
站在高处看，大量垃圾漂浮在海面上，触
目惊心，曾经水产丰富的渔港已经变成
了一潭死水。

“看到污染这么严重，确实太痛心
了。”陈建林说。

随着海水水质开始逐渐变差，家门口的海水不能再用
来养殖螃蟹了，陈建中不得不到十几海里外取海水

临海小镇海水变成“奢侈品”

受污染影响最为严重的，是在这
里进行海产养殖的养殖户。

2014 年 12 月末的一个晚上，在陈
建林的带领下，记者赶到了他的堂弟
陈建中家。

陈建中在松门镇上开了一家螃蟹
养殖场，已经有十几年了。兄弟俩在
逼仄的小厂房里聊起了童年，靠山吃
山、靠海吃海，总是离不开礁山港。陈
建中说，每到夏天，他们就一起下海游
泳，那时的水还很清澈；有空的时候，
就趁着潮水退去，在海滩上捡拾鱼虾
去卖。

“那时虽然生活艰苦，但是没什么
污染，海产品也很多。现在呢？别说
游泳了，去港口多呆一会就难受。”陈
建中说。

虽然兄弟两人现在都有了自己的
事业，但他们确实发现，松门镇的环境
已变得越来越糟，港口几乎消失了。

“你说值不值呢？”陈建中说。
陈建中养殖螃蟹需要大量海水，

每隔几天，他都要雇一只小船出海，
到离港口十几海里远的地方取不受

污 染 的 海 水 。 他 说 ，螃 蟹 需 要 海 水 里
的氧气。

陈建 中 说 ，在 他 刚 开 始 办 养 殖 场
的 时 候 ，在 这 个 沿 海 小 镇，海水是最平
常不过的东西，需要海水 ，到 海 港 里 直
接去取就可以。但 让 他 没 想到的是，
这 样 的 场 景 并 没 有 持 续 多 久 ，10 年
后 ，在 这 样 一 个 临 海 小 镇 ，海 水 竟 也
成了“奢侈品”。

在这 10年中，陈建中见证了港口附近
建设的工厂越来越多，烟囱也越来越多，工
业逐渐占领了这个传统的渔业大镇。

伴随着工厂越来越多，这个沿海小
镇的海水水质也开始逐渐变差。

陈建中的一个朋友办起了一家鱼粉
加工厂，他每天把堆积成山的死鱼死虾
加工成饲料，然后卖给各大养殖场。在
松门镇，这样大大小小的鱼粉厂并不少，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都没有
污水处理设备，加工后的废水直接排入
大海。

“我曾经这样问过一些朋友，加工后
的水这么臭，为什么不买个设备处理一
下？他们告诉我，大海这么大，大家都这

大面积的沿海滩涂被填埋，破坏了渔港的肌体；造船业
快速发展，带来的是又一次毁灭性打击

礁山港生态环境压力巨大

在陈建中的印象里，礁山港开始被
破坏，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东海涂围垦
工程。

浙江省台州市水利部门公开的资
料显示，东海涂围垦工程位于松门镇，是浙
江省三大围垦工程之一，围垦面积 5.05万
亩、建堤坝13公里。2008年12月，工程全
部完工，而礁山港就在其南面。

“这个工程的投资兴建，将对解决
温岭市人多地少的矛盾、实现经济再次
腾飞，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当地媒体
曾这样报道。

在围垦工程开始后，海滩上每天都
有铲车、吊车来来往往。直到现在，陈
建中还能回忆起当时的境况。

大面积的沿海滩涂被填埋，最终破
坏了渔港的肌体。“就像人的血脉被切
断了一样”，当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
政协委员这样告诉记者。

据了解，礁山港原本有 5 个水门，意
味着港口与大海之间有 5 条水路可以流

通，流速能达 4 级。多个方向的水流，可
以带动渔港内水和垃圾流动，减缓污染。

但随着渔港附近滩涂的围垦开发，
水门一个个被合龙，港内几乎变成了一
潭死水，水质恶化速度进一步加快。

而另一方面，围垦的大量土地陆续
被用作工业开发。尤其是进入上世纪
90 年 代 以 后 ，当 地 逐 渐 形 成 以 水 产 加
工、机械流水线制造、塑胶化工、船舶修
造为主导的产业，沿着港口建设了大量
工业企业，外来务工者也不断涌入淘金。

记者了解到，在礁山港港区周边有
13 家船舶修造企业、4 家水产加工企业、
4 家鱼粉加工企业，常住居民近万人，周
边企业工业废水、生活污水超标排放，修
造船企业向港区水域乱倒垃圾，污染了
港区海水，导致海域水质日益恶化、海水
发黑发臭。

“最多的是造船厂，因为这里靠海，
有着先天的地理优势。”当地一家造船企
业的老板王友顺这样告诉记者。很快，

温岭市投入巨额资金对礁山港进行疏浚，并开展了“十
大”专项整治行动。但多年欠下的债，还起来仍相当艰难

整治能否拯救礁山港？

“再不救救礁山港，就没得救了。”看
到礁山港面临的严重污染，温岭市多名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几年一直在当地

“两会”上奔走呼吁。
不能让渔港消失，这是温岭市不少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愿望。他们联
合了多名渔区的人大代表上书政府部
门。2013 年，礁山港疏浚工程终于有了
实 质 性 进 展 ，当 地 政 府 投 入 近 3000 万
元，预计用 300天时间完成疏浚。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多年欠下的
债，还起来仍相当艰难。

“ 我 们 也 没 想 到 垃 圾 居 然 会 这 么
多。”浙江省椒江胜帆疏浚有限公司一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垃圾太多，他们
每天只能以 20 米的速度缓慢推进，工程
日期将远远超出预期。

这名工作人员说，他们平均一天能
清理两吨垃圾，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5吨，
要用船拉五六趟。由于垃圾多，疏浚工程
用的管子经常被打破，“一根管子要花6000
元，现在已经打破七八十根了。”

陈加法是疏浚工程的负责人，他告
诉记者，本来他接下的是清运淤泥的工
程，结果现在每天花在清运垃圾的时间
上超过一半，“我们原先估计最多 6 个月
就可以完成，现在看样子是一年也完成
不了。”

记者了解到，礁山渔港的进港航道
为天然航道，需要疏浚的主航道全长 2.2
公里，次航道全长 1.3 公里。到记者采访
时，原本预计的工期已到，但疏浚完成的
只有 50%。

“不能仅靠海上的疏浚，还要陆上一
起抓。对于那些排污企业，该关的关、该
搬的搬，不然治标不治本，几千万元的资
金就得打水漂。”一名温岭市政协委员这
样认为。

叶克元、陈存裕、梁新方等 3 位温岭
市政协委员生活就在礁山港区附近，他
们目睹了礁山港环境的日益恶化。他们
认为礁山港地势较高，内河水置换形不
成大流量，建议开挖礁山通航孔，“这样
可以与另一个通航孔进行对接，涨潮时
海水涌入通航孔。退潮时，开启礁山通
航孔闸，让海水冲进礁山港，一方面可以
保持海水对流，减轻污染程度；另一方面
也可增加渔船的避风场所。”

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另一个修复
计划也启动了。2014 年 12 月初，温岭市

派出 26 个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松
门镇，开展“十大”专项整治行动，从根
本上改善礁山港环境质量。

记者了解到，专项行动将围绕违
法排污、截污纳管、疏浚清淤、港面环
境卫生、陆上环境卫生、海岸线改造提
升、工业企业生产、水体置换等方面进
行整治。

“我们还设立了专门的举报电话，
重奖举报人。”一名工作组成员告诉记
者，他们还被授予了一定的“特权”，

“按照规定，整治行动中涉及单位必须
无条件配合工作组开展调查，遇到不
配合行动的，将直接追究主要负责人
的责任。”

截至目前，礁山港港区内有 17 家
违法排污企业遭到关停处罚，其中包
括 12 家水产冷冻厂、4 家鱼粉加工厂、
1 家鱼糜厂，另有上万平方米的违法
建筑也被强制拆除。

同时，松门镇计划对礁山港开展
截污工程建设，并建设松门水产加工
园区，整合鱼粉加工企业，但截污工程
尚 在 规 划 阶 段 ，水 产 加 工 园 区 将 于
2015 年底前投产运营，目前礁山港水
质仍难以得到明显改善。

“一个区域原来拥有良好的生态
环境，你要污染它很容易，但要修复就
很难了，这就是代价。”温岭市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人大代表这样坦言，“其
实，不仅是温岭市的礁山港，在很多地
方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些历史旧
账是某个特定年代某些不科学的政绩
观下的产物。”

“社会在进步，我们对政绩、对经
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的认识也在变化、
在提高，这也是礁山港发出的警示。”
这位人大代表说。

记者了解到，温岭市政府表示，将
通过 3 年~5 年的整治、规范、发展，将
礁山港港区打造成人居环境整洁优
美、经济发展集约高效、港区管理规范
有序的生态型渔业后方基地和现代化
造船海工基地。而港口管理和发展规
划初稿也将在 2015 年 4 月完成，5 月
完成评审、修改，6月发布实行。

礁山港的命运最终会如何？答案
或许要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知
晓。希望到那时，礁山港能恢复它曾
有的模样。

么排，你一个人不排，也改变不了什么。”
陈建中告诉记者。

一 开 始 ，海 水 确 实 也 没 有 什 么 变
化。但随着类似的工厂越建越多，鱼粉
厂照样往海水中排污水，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陈建中也照样去港口取水养他的
螃蟹。

忽然有一天，陈建中发现，他养的螃
蟹死了不少，这时他才意识到，海水水质
出问题了。随后，他注意到海水开始不
断地变黑发臭，“一年不如一年了”。

家门口取之不尽的海水突然不能用
了，这多少让陈建中有些意外。但没有
其他办法，他只能雇船出海，到十几海里
外的海域中取水。他粗略计算了一下，
这样下来，一年大约要增加十几万元的
养殖成本。

和堂哥一样，陈建中也在温岭市区
买了房子，平时每天开车往返市区和松
门镇之间。一开始 ，他的父母并不愿意
搬离这里，老人固执地说，在这里生活了
这么多年，这样的味道也闻习惯了，为此
父子俩还吵了起来。

陈建中说，自己有个亲戚住在和礁
山港很近的松寨村，村里有条小河通往
海港。每年夏天是村民们最难受的时
候，由于紧靠海港，空气里弥漫着各种臭
味，村民们睡觉都要关紧窗户。“再这样
下去，村子真没法住人了。”陈建中说，有
亲戚这样向他抱怨。

去年夏天，亲戚养的一只鸭子跑到
了河里，上来没两天就死了。当陈建中
把这件事告诉父母时，老人这才答应搬
到温岭市区。

造船业成为松门镇的支柱产业。
但对于礁山港来说，造船业快速发

展带来的是又一次毁灭性打击。柴油、
废船板、泡沫……这些兴起的船厂成为
主要污染源。

附近的渔民说，礁山港内分布着大
大小小数十家造船厂，现在渔港里的这
些垃圾大部分是这些船厂拆解旧船后产
生的，“因为没有垃圾集中处置场地，大
海就成了天然垃圾场。”

这些年来，这个海港被各种各样的
工业废水、生活垃圾侵入，承受着难以承

受的生态环境压力。
一边是海水 无 法 流 通 ，另 一 边

是 垃 圾 越 堆 越 多 ，而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也 未 及 时 进 行 疏 浚 ，多 年 来 ，礁 山
港 渐 渐 萎 缩 ，只 能 成 为 当地渔民们
的记忆。

据温岭市有关部门初步测算，这
两年，礁山港每年以 10多厘米的速度淤
积，致使主航道越来越浅、越来越窄，一些稍
大点的渔船和货轮在浅水潮时无法进
港。尤其是台风季节，渔船进港避风面
临诸多困难。

浙江省温岭市礁山港命运的改变，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

东海涂围垦。随着近年来工业无序发展，尤其是污染严重的造

船业成为这个沿海小镇的主要支柱产业后，礁山港更面目全

非。目前当地政府投入巨资，开始对礁山港进行生态修复

在松门镇街道和村路两侧，有不少垃圾桶，但有些村民还是直接将垃圾倒入河道
或港口里。 孙金标摄

在污染严重
的造船业成为松
门镇主要支柱产
业后，礁山港遭
受到的污染更为
严重。图为当地
一个渔民用木桨
划动着海水，让
浮板在漆黑的海
水中动起来。

孙金标摄


